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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河川

听说峨色呷玛老人去世的消息，
一种难言的惆怅弥漫整个身心，甚是
惋惜。老人是河坡手工艺的一张名
片，是新时期河坡民族手工艺走向世
界的探索者，河坡民族手工艺技艺与
唐卡绘画艺术得到国内外认可，居功
至伟。河坡民族手工艺不仅是一种
精神的延续，更是文化的基本传承方
式之一。对河坡民族手工艺的热爱，
对老一辈手工艺传承人的敬仰注定
要与河坡民族手工艺结下永世的情
缘。到河坡的次数已经多得到记不
清，几乎走完所有工匠家。当听说
老一辈传承人相继离世，忍不住想
写写几个认识的手工艺传承人与我
认识的经历，表达我对河坡民族手工
业的这份情缘，算是纪念吧。

峨色呷玛是河坡乡有名的工匠，
是国家级非文化遗产传承人。居住
嘎拖寺山脚下的普玛村，山清水秀，具
有典型的藏区农业风光，是以生产佛
具和藏刀闻名于世的村落。这里手
工艺工匠云集，峨色呷玛就是其中的
代表性人物之一。他7岁跟师学艺，
在唐卡绘画，佛像锻造的技艺上都到
达顶尖水平。我前后去过在他家多
次。一次是陪同摄影师的李天社老
师一行采风，我们先到从事佛具生产
的手工艺匠人其美多吉家拍摄其收
藏的佛具，之后步行到峨色呷玛家，他
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到他家后印象
最深的是他的儿子根秋丹真正在描
绘一幅还没有完成的唐卡画，他指着
这幅唐卡说：“这是青海那边定的，一
共定了三幅，我也正在创作一幅大的
唐卡。”一边说着带我们走进他的手工
艺工作室，工作室看上去很简单，对着
门光线好的地方是一个类似三块石
头支的火灶，火灶对窗户的里面是桌
垫，桌垫的旁边有许多加工用的工具、
模具、风箱。其它边上放满的尽是半
成品的佛具，四周墙上则挂满了加工
好的刀具和其他手工艺成品。他指
着火灶边上这些半成品说，这个是嘎
拖寺要的，要得很急，他和他的学生正
在加紧赶制。接着他点上火，拉开风
箱开始加工，同时对李天社老师讲：

“河坡藏族手工艺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 1300 多年前。自从松赞干布时
期，藏王屯兵康区，不断向东南内地
扩张起，这里就开始了刀枪、戈矛、弓
箭等兵器的铸造。当时河坡工匠利
用当地铁矿土法炼铁，作为铸造兵器
的原材料。”李老师忙着拍照估计没
听进去多少，当时我很感兴趣，也非
常留意。当晚住在峨色呷玛家，边喝
酒边聊天，他介绍了很多河坡手工艺
的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河坡
手工艺发展历史。南宋绍兴三十二
年（1162年），康区第一座藏传佛教寺
庙嘎拖寺为在教派的激烈竞争中求
得生存与发展，在白玉县河坡乡建
成。蔡巴-噶德公布活佛七次赴内
地，聘回了一批又一批汉区名匠，兴
佛堂，塑神像，刻经版，制佛具，这不
但为白玉民族工艺注入新的技术内
容，亦拓宽了原材料门路。

到了元代，八思巴进京途经嘎
拖寺，接受主寺活佛阿俄-益西布巴
之红教最极灌顶后，有了师徒之
谊。为报师恩，八思巴在京时，特地
留意京中工艺珍品，回藏途中又憩
息嘎拖寺，将所置珍品相赠。为存
放这些珍品，再次请来了汉区名匠，
共修殿堂，合建宝库，这些工匠有部
分就留在了当地。

明永乐八年（1410 年），明成祖
朱棣为给他逝去的妃子徐氏求冥福，

“遣使往西土求藏经之文，刊梓印施，
以资为荐物之典”。应邀之噶玛巴第
五世活佛德银协巴，活佛素仰嘎拖寺
之名望，在赴京时，特地到该寺，并随
带该寺一些著名工匠同往京，“于灵
谷寺建普渡大斋道场”，使白玉民族
工艺匠师首次有了直接在先进地区
参观学习的机会。这种宗教文化上
的交往，促使民族工艺本身由较单纯
的兵器工艺向生产藏枪和佛事工艺
转化，而且德格土司和昌都地区的藏
兵所用藏枪大部分产于河坡，这种转
化无论是对当时或以后的民族工艺
发展，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河坡
之所以成为白玉乃至整个康区的手
工业中心，溯本探源，无疑是与格萨
尔的兵器生产基地和康巴第一座佛
教寺庙在河坡建立有着重要的关系。

讲完历史，老人还自豪的向我
们介绍，他在这个作坊中工作了60
多年，带动了全村人进行手工艺的
生产。这里做手工工艺的人大多数
都是他的学生，家家户户都能打制
藏刀和制作其它精美的佛具，作为
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他说他正在

收集编撰反映河坡藏民族手工技艺
的图谱，希望哪天可以面世。

第二次到他家是陪甘孜电视
台记者拍摄河坡民族手工艺专题
片，选择在老人家里拍摄，忙碌整
整几天，期间让我震撼的是他在经
堂锻造的那尊佛像，阳光从窗户透
过，一束光照在佛像前，营造出曼
妙轻盈的烟雾，肃穆庄严里透出神
秘莫测的气场，佛像看上去宝相庄
严且栩栩如生，慈悲肃穆还惟妙惟
肖，同行的朋友们几乎忘记拍摄站
在门外静静欣赏。当时尼泊尔的
佛像在国内几乎没有，寺庙也是刚
刚开始恢复建设阶段，精美的佛像
不是太多，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经受
这样的视觉洗礼，终生难忘。呷玛
介绍说，寺庙依照这样的佛像造型，
青海、西藏定了不少。电视台后来
拍成专题片《呷玛的锁啦》，参评四
川电视台举办的电视专题片评比，
获得了好名次，通过电视很多人也
认识了这个叫呷玛的手工艺传承人。

听说他的儿子根秋丹真，成立了
白玉县河坡藏民族手工艺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几年时间里，他到北京民族
文化宫举行的甘孜州非遗项目展演，
多次参加成都西博会、国际非遗节，还
前往北京、上海等地跑订单、洽谈项
目合作。还绘制完成出当年他父亲
整理的手工艺图谱，倍感欣慰。

在河坡民族手工艺中还有一位
不得不介绍的传承人，他就是根呷
村手工艺人呷觉觉地，省级非遗项
目“白玉河坡藏族金属锻造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白玉县河坡民族手工
艺协会会长。家里有四兄弟，全部
从事手工艺，没有分家，至今还保持
着藏族一妻多夫的传统婚姻。他家
生产的手工产品远近闻名，不仅许
多有名的寺庙将他的佛具作为珍品
收藏，他做的藏刀还远销印度、尼泊
尔等地。

记得第一次在德格县举办中国
格萨尔研讨会时，途径白玉，我陪同
知名的专家学者们到他家考察调研，
进入宽敞明亮的藏式客厅，各式各样
精美的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呷
觉给专家们讲起历史，霍岭大战格萨
尔战胜霍尔王“霍谷嘎”部落后，格萨
尔强令“霍谷嘎”部落搬迁至今河坡
乡，让“霍谷嘎”部落的著名铁工曲打
带人打造兵器，马具等装备。格萨尔
对曲打和部落的人很好，大家非常感
激格萨尔，工匠们于是很卖力，不仅
生产了大量的兵器、马具，还制造了
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由此成为藏
区有名的器具生产基地。河坡由此
得名，大家都说这里是格萨尔的兵器
部落，历代的德格土司和昌都土司，
都使用河坡出产的武器装备。

他说：“我们家族第一代传人，就
是格萨尔王时期著名工匠呷西青甲
布。对藏刀加工有自己独特的绝技，
藏刀锻造需要经过选材、下料、加热
锻打、固定刻花、抛光、组装、再打磨
等流程，生产一把质量较高的7寸藏
刀，包括刀身、刀把、刀鞘的制作在
内，要用到铁、银、铜、牛骨、牛角、木
材等10多种原料，经过近百道工序。

由于河坡工匠历来分散生产，各
家的原材料与工艺不尽相同，有些还
有自己独特的花纹图案，因此所产
藏刀各具特色。近年来，随着旅游
业的发展，家里每年都有很多慕名
前来的外地人，通过大家的宣传，河
坡手工艺品更是蜚声中外，被定为
四川省甘孜州旅游商品，河坡乡也
被定为旅游商品定点生产基地。”

这期间，专家们也看见从西藏
来到商人到他家订购的取货，借此
机会大家纷纷观看欣赏精美的刀
具、佛具等手工艺品。

在河坡像他们一样的手工匠人
还有很多，比如则吾村手工艺人空
车班鸠会长，下达村手工艺人格仁
会长……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手工
艺传承人，知名度都颇高，直到今
天，他们仍然沿用着古老的手工打
制工艺，使用的铁锤、铁棒、砧子、木
架、铁钳、钢凿、钢剪等简单的工
具。这是充满智慧的捶打，是金银
铜铁灵魂的重塑，是佛的喜怒哀乐
再次展现，是藏族人对希望的寄托。

这些手工业传承人，如今正走
向“公司+农户+基地+市场”的产业
之路。千百年来的传统虽令人赞
叹，但他们并未墨守成规，而是在州
县政府的支持下，引进现代机具，借
鉴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主动出击谋
求发展。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匠
人们，靠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靠
着自己的勤劳智慧与祖祖辈辈传承
的宝贵遗产，让民族民间文化灿烂
辉煌的同时，也过上了幸福生活。

行走兵器部落
■王朝书

泸定，因红军飞夺泸定桥而闻名。
然，炫目的红色文化掩映了泸定悠久的
历史文化。追根溯源，泸定是康巴藏区
最古老的茶马古城。因而，游览泸定城，
需追寻茶马古道的道路，方能知其味。

大渡河畔，沈村尼莫古渡，有史为证，
乃康巴地区最初的茶马互市之地。漫步
尼莫，大渡河畔，洄水之处，水平如镜，往
来船只络绎不绝。西来的牦牛，散养在尼
莫村，故，尼莫又名宜牧。如今，昔日放马
之地已是良田。阳春三月，尼莫一片花
海。黄色的菜籽花是黄色的云，成片成片
停靠在田地里。白色的樱桃花是白色的
轻纱，一团一团飞扬在空中。有的停靠在
水边，愣是弄出一副秋水伊人的姿态，叫
人不得不想起日本电影《御法度》，想起电
影里那个如樱花般的男孩，想起了电影里
那株临水的带着象征意味的樱花树。春
日融融中，尼莫古渡人早睡早起，鸟雀声
中，已在田间劳作，新鲜蒜薹成捆剥好，只
待早市开场。古渡，恰是一幅浓墨油画。
蓝色的大渡河，黄色的油菜田，绿色的麦
苗，白色的樱桃花，足以让人赏心悦目。
行走在古渡边，一座溜索桥，架起河的两
岸。对岸，草丛间，一线道路如灰蛇起伏，
那正是已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的茶马古
道。如今，尚有当地名士清楚过往。

人证、物证俱全，可以充分证明泸定之
古的是化林坪。化林坪与尼莫同属泸定县
兴隆乡。沿尼莫上行即为沈村。慧蜂河
（即化林河）将沈村一分为二。慧蜂河沿一
条深深的“龙巴”（藏语叫山沟为“龙巴”）而
来，化林所在的兴隆乡，拐进“龙巴”一会
就到。兴隆原本就叫“龙巴铺”，过去是川
藏古道上来往客商的栈扎点，民国初年设
市，生意兴隆，人们就叫它兴隆。

化林在“龙巴”的上头，有公路相
通，顺沟上去大约十来公里。拐进“龙

巴”，顺着乡间泥路左旋右转奋力往上
爬。如今，化林作为泸定县的旅游开发
景点，一应基础建设已被纳入整体规
划。不久，即有一条崭新的水泥路。

沿途，清泉山涧流，如瀑如雾，吸一
口带水雾的山间空气，胸和肺得到一次
全面的清洗。气温减低，当看见一块高
高的石碑时，化林坪即到了。雍正十三
年二月，亲王从道孚县惠远寺礼送七世
达赖喇嘛返藏，返回内地再经化林时，禁
不住为此赋诗一首，云：泰宁城到化林
营/峻岭临江鸟道行/天限华羌开此地/
寨垣宜建最高坪。亲王的诗，由当时的
化林都司赵良臣勒石刻碑，在化林城垣
东门内建亭陈列。后被毁去。然，幸得
当地文人墨客以拓片复制了古碑。

果亲王碑将视野拉回了清朝。清时，
化林坪又叫化林营，乃安营扎寨之处，是
军事要地。进入化林村，平坦的水泥路面
两旁是青青的农田。农田里长着高高的
梨树、苹果树。春天，梨花香、苹果花香将
空气酿成了一坛蜜。引得蜜蜂忙个不
停。夏天，果实累累。当地人，不将果实
摘下储藏，任其挂在树上，待吃时再到树
上采摘。因此，在飘雪的冬季到化林坪，
可看见，一个个红红的苹果犹如一个个小
灯笼挂在树上，摘一个送到嘴里，蜜蜜甜。

沿路，在化林老街，可见一间间旧时
营房改建的民房。当地村志记载：五根
棒棒一立就盖瓦，这就是“武林棒”们住
的屋。化林营有五百营兵，一人有住房
一间半，随带家眷……五百营兵，加上其
家眷，当年化林坪至少生活着一千五百
人。可算热闹繁荣了。怪不得当年，在
泸定地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女要
嫁化林坪”。如今，仍保留了原貌的民房
的雕花柱、斗拱讲述着化林坪的风风雨
雨，讲述着汉藏交融与对抗的悠悠岁
月。化林地方的开拓，可以追溯至唐
代。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唐

时的杖义城就在化林坪。
行走化林老街，一座古庙展现着岁

月沧桑。当年，古庙又是戏台。官兵、百
姓同乐之地。古庙里，雕花青石，参天大
树，引人发幽古之思。

化林坪历史之老，可追溯至秦汉。化
林坪上一道山岭（飞越岭）是内地与西南
边疆汉、藏、彝、羌等多民族交往的通道之
一，直到民国时期（二郎山公路修通前）仍
是出入川康藏的大道。从化林坪到飞越
岭需步行。飞越岭常年云遮雾绕。唐宋
时期，是这条古道最热闹的时侯。唐高宗
凤仪年间在飞越岭东西两边就有了县的
建置。当年，这一带汉、藏、彝各族人民交
往已十分频繁，边茶贸易就是在这个时侯
兴起的，长河一带早有“西域易茶始自唐
时”之说。因此，谈茶马古道，不得不说化
林坪，不得不说飞越岭。

如今，飞越岭上拐杵窝依旧。一道
山岭连接了藏汉两个民族，送走了长征
的红军。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飞夺
泸定桥后，沿大渡河畔，逆流而行，夜宿
化林坪，至今村里人还能有滋有味地讲
述那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拂晓，红军
即翻过飞越岭，往天全地界而去。

多元文化造就了化林人的爽朗好
客。化林盐青菜是一道美味。临别时，
主人往往会给客人装一把盐青菜。

化林坪的命运终究受制于地理。七
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打箭炉日趋繁
荣。随着打箭炉的日益兴盛，泸定番民的
不断汉化，化林的地位愈见轻微。如今，
便捷的交通彻底代替了茶马古道。然，一
条茶马古道，联接了泸定的山山水水。
清，康熙年间，一根铁索桥改变了大渡河
两岸百姓的命运。未有铁索桥时，人们只
能从大渡河西岸，经尼莫古渡，进行茶马
互市。架起铁索桥后，人们则从大渡河东
岸，经冷碛，到泸定，上打箭炉。西岸的古
道就这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与沈村一崖（佛耳崖）之隔的是冷碛
镇。佛耳崖上佛耳神灯曾是泸定八景之
一。佛耳崖下临大渡河。河水湍急，漩涡
连连，险状万分。为保佑过往行人，善男
信女集资在崖上建一小庙，点上长明灯。
夜晚，一豆灯火温暖了大渡河畔男女老少
的心。如今，隧道穿崖而过，佛耳崖不再
危险，但崖上的庙宇却成为当地一景。

冷碛镇因茶马古道而繁荣。现今，
茶马古道虽已衰败，但冷碛镇却因地势
宽阔易于人们进行物资交流而繁华。风
云变幻，唯镇上一棵银杏树保持了千年
的姿态。银杏树王枝干遒劲，树荫庇佑
周围好几户人家。老街上木板的店铺经
营着乡村生活所需的针头线脑。与老街
相对的是新街。新街两边高楼林立，接
待游览牛背山游客的商家居多。牛背山
云海，吸引着八方年青人。新近开发的
牛背山，已是著名景点。

冷碛上行，经甘谷地，一路有茶马铜
像相伴。甘谷地，甘露寺香火鼎盛。甘
露寺乃一佛家寺庙。心存善念的游人可
到此烧香拜佛。

过甘谷地，约二十分钟，即进入泸定
城。一座因红军飞夺泸定桥而扬名的城
市。泸定城，建城的历史虽然短暂，比不上
化林坪，但机缘巧合，让它成为一座名城。

1935年，红军北上的命运，让泸定桥
与共和国紧紧连在一起。清，康熙年间，
皇帝御笔为新落成的铁索桥题词。他万
万没有想到，百年后，一支农工队伍踏着
他梦想金汤永固的大桥，彻底推翻了中
国千年的封建帝制。

今天，泸定桥不仅仅是一座皇帝御赐的
守护边疆的桥梁，也不仅仅是红军经过的桥
梁，而是一座泸定人精神的桥梁。

多元文化的交融，造就了泸定人豪
爽的性格，因而，泸定人说话，嗓门特别
大。然而，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热爱文
化、热爱学习，成为泸定人的传统。

漫游茶马古城泸定

■夏加

阿麦特拉西姆说：美景之美，在其忧
伤。在色达，我更愿意相信：美景之美，
在其纯粹。

来到色达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了。
沿着贫瘠的荒草一直向前，朝向雪山，朝
向草海，朝向红砖青瓦，朝向四方帐篷，
朝向盛放历史的器皿……目光幽远，安
静得没有一丝声响。最清冽的一滴物质
总在前方，像一面镜子，逐渐显现出心底
最本真的色彩、图像和声音。

初到色达之时，我以为要描写色达，
最直接的方式是书写，最直接的工具是文
字。我试图用自己的感观记录她的点滴，
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等等。我在
猴与岩妖的传说里崇拜瓦须祖先打断野
牦牛腿骨的勇猛和顽强；我在珠日神山的
意义里敬佩瓦须族人寻根问祖的虔诚和
执着；我在尼崩达雅王宫遗址里寻迹英雄
格萨尔的慈悲和鲜血；我在牛驮马背的游
牧生活里探寻“逐水草而栖”的缘由和本
真……我用尽各种方式，以期能够将她

完整的呈现并让更多的人接纳。我爱她，
我不愿忽略在她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节。

我用她的声音呐喊，我用她的习惯叙
述，我用她的行为再现，我用她的语言作
答。不论是她贫穷的容貌还是她圣洁的形
体，我都渴望是活泼生动，充满想像力的。

不可否认，任何生灵的存在，都是苦
难的集合。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群
体，其骨子里的命脉都是苦难而向上
的。色达也一样。只是她的这种苦难更
多是扎在冻土层里的。一个朋友曾经用
这样一句话评价过她：“这里是神的天
堂，人的地狱。”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
生活环境，生活与生存的难度可想而知，
姑且不论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坚韧和刚
强，能够在雪线上下生根发芽，其过程一
定是困苦而隐忍的。支撑他们顽强搏斗
的，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神赐的精神
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活生生的存在。

走进色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子孙
身上笃定的神性力量。当我们在陈述她
是多元文化总和的结果之时，她的子民
们依然用靠近神灵最直接的方式，简单

的重复着最简单的生活。
时至今日，我才逐渐明白，色达是没

有声音和图像的，她不属于任何文字和
叙述。她只是我们心底那缕最不显现的
愿望。当真正的爱情和人生的方向成为
一种全新的宗教的时候，她就站在远处，
不停的洁净着你斑驳的思维和欲望。

前几年，几位朋友旅行到色达。行走
在五七牧场时，他们说：空灵又渺小，空灵
的是草原，渺小的是自己。行走在游牧文
化和格萨尔文化之中时，他们说：神秘又经
典，神秘的是不可知，经典的是普世情。当
他们登上天顶山天葬台时，他们什么也没
有说，一切都变得空无了。我能理解他们
的想法和感受，这不仅仅是一次视觉的冲
击，更多的是，他们因此而看到了自己迷失
良久的心魂和自我。

色达，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给予人的，应
该不是她清澈大气的面貌和形体，也不是
她厚重斑斓的历史和文化，而是她无声的
力量给予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导向洞明。她
是安静的，当她的安静到达极致的时候，所
有存在的一切，都已经变得空无了。

如果换个方式诠释，那么，她的爱情
是牛羊咀嚼青草发出的恩爱的声音；她
的力量是阳光下憨厚的笑脸和袍装下黝
黑的臂膀；她的美貌是红鬃烈马的驰骋
和绵长的草海；她的生活是虔诚的等身
长头。而她的愿望则是一次又一次冬夏
草场的往复迁徙和嗒啦调里的没有观众
和掌声的纵情歌舞。

十余个年头里，我逐渐变得不再去
书写和记录她。就让她住在心底，留一
条最隐秘的通道，去观想，去聆听，去寻
找，去生活。

人们说：下色达有格萨尔藏寨，有霍
西大峡谷，有阿达娜姆踢山石柱和尼崩
达雅王宫遗址，有喇荣五明佛学院，天顶
山天葬台。县城及周边有格萨尔广场，
格萨尔艺术中心，东嘎寺，五七牧场。上
色达有泥拉坝湿地，石刻经墙等等。

还有人说：她的文化是厚重传统的，
她的历史是深遂辽远的，她的生命是顽
强果敢的，她的一切都是简单美好的。

而我想说：当一切都变得安静和空
无的时候，你就真正的走进了色达。

色达，住在心底

■格绒追美

故乡是母亲。因为故乡，我获得了
生命，生命得到了故乡山水和精神的滋
养、呵护与无限的慈爱，还因为在故乡
获得了灵魂和信仰的故意之宝。

想起故乡，眼前便出现了硕曲、玛依、
定曲三兄弟牵手并行在康南大地山脉里
的动人场景。大河两岸，白色的村寨疏密
有致地散布，如同一颗颗动人的佛珠……
有人说，乡城“佛珠”之名由此而来，也有人
说，乡城藏语“卡城”的“卡”是成双成对的
意思，因为村落在大河两岸分布，像成双
成对用心布局，“城”是串连的意思，指大河
将两岸的村寨风景串缀起来。

想起故乡，我又看到许许多多在历
史烟尘中奔走的先祖……

莲花生大师走过故乡的大地时，步
步生莲，硕曲河岸的白玛降家的院子里
至今还生长着神奇的莲花……

来自洞松乡曲松岗的平民之子松久
曲米随舅舅远行到拉萨朝圣时，一位空行
母化现的母亲手捧一碗牛奶为他送行。
松久曲米感动地喝下吉祥的牛乳之后，这
位母亲预言般地说：“只要阿妈的儿子有
学问，甘丹寺的法座没有主人”。松久曲
米在拉萨三大寺虔心钻研学问，修习佛
法，最终登上了神圣的甘丹法座，成为甘
丹池巴，由此开启了赤江活佛世系……

噶玛巴途径乡城时，两颗佛珠遗落
在加绕的次梅家，因为这个缘起，噶玛巴
诚心祈祷和发愿，不久，佛珠遗落之处长
出了一颗苍翠的菩提树，又结出了累累
的菩提果，当次梅家人将菩提子串连成
殊胜的佛珠时，人们发现：大河两岸已经

长出了无数的菩提树……故乡人以白垩
土之水浸染藏房，以此礼赞噶玛巴的功
德。如今，凤眼菩提子、龙爪四方菩提子
成了百姓增收的一项来源……

在高洁的正斗草原上，仁科家诞下
一位男孩时，天地为之动容，彩虹端空，
大地安宁，神圣的海螺之音在空中久久
回响。那男孩就是十世达赖楚臣嘉措，
他的父亲叫罗桑年扎，母亲叫南甲布
赤。仁科家迁到西藏后成为了后来的
宇妥大家族……

法力无边的特确。登必降村的声
名传到宫廷之后，康熙皇帝派人将他迎
请到皇宫，经过层层的考验试探之后，
最终拜倒在大师的脚下，无数的大公贵
族也皈依了佛陀的教法。登必降村当
三年的国师之后回到故乡弘法，人们称
大师为“嘉纳”活佛……

集佛法精进修持与行医于一身的
噶玛列朱成为一代高僧的楷模，他被西
藏的多吉扎寺的仁真钦莫大师誉为“佛
法之太阳”……

桑披寺、曲批寺、洞工寺、白依寺等
绛红色建筑金碧辉煌、雕梁画栋，集艺
术、佛学教育与佛法修持与一体，延续
着雪域精神的河流……

乡城，我又一次穿越时空抵达了那
片温暖的爱域。是大地之上的大地，是
我精神和灵魂的家园！

是的，在我清净的心里，故乡就是
乡城，就是康巴高原，就是世界第三极
的青藏，就是这颗蓝色的星球和浩瀚的
宇宙，就是香巴拉刹土，而我的母亲就
是慈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化现，她们早已
融为一体，无二无别。

心上香巴拉

妙音。 陈刚绘画作品


